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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纳米物理讲席教授丁飞

2017 年 4 月 28 日 - 5 月 4 日

丁飞教授。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摄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报道

80 后终生教授谈跑出来的学术

丁飞教授：纳米物理是我 W3 教
授讲席的名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领域。对于一个材料而言，它的尺度
从厘米、微米再到纳米，性质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化学
方法，也可以通过物理方法。我的研
究，就是从物理方法入手。

更进一步说，我的研究和中国目
前非常火的一个领域联系紧密，就是
量子信息领域。量子卫星上的核心部
分叫做量子光源，它的作用是发射单
光子，或者叫做“纠缠光子”。通过“纠
缠光子”，我们可以实现加密信息传
输，这是一种安全性非常有保证的通
讯方式。

中国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代表人物为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教
授，他早年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
工作。欧洲也非常重视这一领域，启
动了量子旗舰计划，投入了很大的人
力、财力、精力来做研究。只不过在

德国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华人学者比
较少。总的来说，在德国从事物理领
域研究的华人学者，相比于化学和生
物领域是比较少的。

以去年 8 月份中国发射的“墨子
号”卫星为例，它有一个办公桌那么
大，将两个光子分别发射到中国和欧
洲。无论这两个光子距离多远，都存
在“纠缠性”，利用这种“纠缠性”
就可以实现信息传输。

我的研究方向，是基于半导体纳
米材料来产生光源，最终的目标是利
用芯片来产生光源，从而摆脱对重型
复杂设备的依赖。

我所从事的基于半导体的量子光
源研究，在德国处于最前沿，得到了
德国科教部、德国科学基金和欧盟的
大力支持，去年还获得了欧洲研究理
事会（ERC）基金的奖项。从基础研
究走向应用，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
的事情。

欧洲时报：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丁飞教授：总的来说非常的顺利。

培养项目计划是一年的时间，但我很
快就喜欢上了这边的学术环境，于是
选择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

刚来不到两个月，我就发表了一
篇文章，受到好评，这极大增强了我
的自信心。德国教授会给你指定一个
课题，一个总的目标，但不会设定条
条框框，限定你研究的方法。我不认
同将学生当作高级工具的做法，而喜
欢那种能发挥每个人能动性的方式。

成为教授前，我在研究所带过 8
个博士生。其中一位中国学生叫陈岩
（音译），他是北大研究生毕业，非
常优秀，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拿到
博士奖学金。我看到了他的潜力，出
钱邀请他过来。过来后我只给了他一
个大致的研究方向，但是他非常愿意
去钻研，并且后来做出了很棒的成果，
我想这种经历对于他未来的独立科研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他觉得德国
生活太枯燥了，不久之后会回国发展。

在学术上顺风顺水，但在生活方
面，刚开始几年并不顺心。德累斯顿
排外还是很严重，一次在郊外购物时，
还遇到过很不愉快的事情。这种文化
冲突带来的不适感，短时间很难消除。
不过后来自己也学会看淡这种无法抗
拒的社会因素，专心于学术。在德国
成为教授很难，但是一旦成为终身教
授，会获得相当大的空间和自由，这
是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的，这也是我选
择留在德国的重要原因。

欧洲时报：您来后德国后的学术道路一帆风顺？

丁飞教授生于 1982 年，不满 25 岁时拿到德国博士
学位，不满 35 岁时就成为了德国精英工业大学联盟成
员——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纳米物理讲席教授（W3 终身
教授，也称首席教授，配备一定规模的常设教研团队）。
他目前也是汉诺威大学唯一的中国教授。

由于实验室和课题小组都还在德累斯顿，和记者见
面时，他刚从德累斯顿赶到在汉诺威大学的临时办公室。
因为紧接着还有一场工作讨论，他索性把打包好的午饭
晾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他的“德国教授之路”。

谈成功谈研究

丁飞教授：学术是“跑”出来的，
待在实验室做实验很重要，学会与人
沟通同样重要。

一方面，要多接触相关的研究组，
看看人家在做什么，只有眼界打开了，
才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
后专注其中。有人一辈子只做一个课
题，但他或许不知道，别的课题会让
他更成功。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
烈 • 海姆和康斯坦丁 • 诺沃肖洛夫在
成功分离出石墨烯前，从事的是别的
课题。正是因为打开了思路，才取得

了远远超出此前课题的成就。
另一方面，在学术圈要建立自己

的人际关系网络，多和人沟通。这点
是中国学者的短板，我在很多学术会
议上，会看到部分中国学者沉迷于小
圈子，而不愿意和该领域的大牛多交
流、多沟通。

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礼节性的
交流，有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实际效
用。比方说，学术会议期间和同行一
起喝杯啤酒，聊聊最近都做了些什么。
说不定就可以找到共同的兴趣点，从
而开展合作。甚至无意间让别人认识

你，也会收获很多的建议和推荐。
而要想成为教授，做好学术只是

基础。建立良好的学术人际关系，一
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申请项目经费。我
遇到过许多中国博士后，在德国待了
很多年，但从没写过一个项目申请，
这样是不可能申请到教授位子的。

我的的建议是，应该要申请自己
的基金，提高知名度。通过基金你可
以自己带学生，做属于自己的项目。
在德国博士毕业之后，会有很多申请
基金的机会，但很多人意识不到这点
的重要性。

欧洲时报：有哪些学术成功的经验愿意分享？
谈经验

丁飞教授：我本科就读于合肥工
业大学，专业是材料学。2004 年的时
候，我以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
科院半导体所。很幸运，当时遇到了
一位影响我学术走向的导师，他叫陈
涌海，目前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
所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曾任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有意思的
是，他还和音乐人窦唯一起出过专辑，
有“摇滚科学家”的美誉。

因为导师，我才有机会加入中科
院和德国马普研究所博士生联合培养
项目。于是 2006 年来到德国，成为斯
图加特马普固体研究所研究团队的一
员。

当时所在小组的组长是发现量
子霍尔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 克 劳 斯 • 冯 • 克 利 青（Klaus von 
Klitzing）教授，在他手下我做了大概
一年多，期间也去过荷兰交流。2009
年博士毕业，那时我 24 岁。

在获得欧盟玛丽 • 居里学者身份
后，我前往瑞士 IBM 研究实验室，短
暂接触了芯片光集成的课题，2012 年
又回到德国，在德累斯顿建立了自己
的研究所。

作为中国学者，我很早就意识到
在德国的职业天花板，根本没奢望过
终身教授。目标就是从 W1 教授做起，
做满 6 年再向 W2 教授迈进。

机缘巧合，去年的时候，汉诺威

大学学术招聘主席建议我去申请一下
该校的纳米物理教授讲席，这是一个
W3 教授讲席，是大学一个部门的主
管教授位置，类似于国内的“学科带
头人”。

我于是勇敢地去追求这个位置，
最终获得了校方的肯定，直接跳过
W1 和 W2，成为了 W3 教授，欣喜万分。

作为 W3 教授，也就意味着成为
大学一个学科的负责人。掌握的资源
不一样，所担负的责任也相应增大了。
所考虑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十几个人的
小组，而是大学里一个学科领域的发
展，要挑起 “学科带头人”的担子。

因为体制原因，在德国成为教授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
我的运气非常好；另一方面，我的工
作在前三年实现了突破，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德国半导体学界对我的工作
非常的了解。

我并不会德语，我希望我的成功
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很多中国学者觉
得成为教授是很难的事，索性就不去
尝试，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不去尝试
的话，一辈子只能执行别人的想法，
而自己成为教授，才能去完成自己真
正感兴趣的事，实现自己的梦想。

通向成为德国教授的道路上，
华人学者会面临许多类似的问题和机
遇，我非常愿意和年轻华人学者分享
自己的经验。

欧洲时报：对您的学术背景很感兴趣，您又是
如何开始与德国的缘分？

谈经历

丁飞教授：在量子信息领域，之
前提过，中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德国认识到了这点，合作意愿也很强。

沃尔夫斯堡大学和潘建伟院士一
起组织了合作小组，目标是定期交流，
讨论未来发展。通过合作小组可以培
养年轻人，同时也展示给政府层面看，
寻求更大的支持。此外，欧洲的量子
旗舰计划，也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我当年受益于中德联合培养项
目，不过马普所和中科院的这个项目

规模不太，目前每年也只有 20 个名额。
现在汉诺威大学数学和物理学院委托
我，作为桥梁，正在和中国科学院大
学、中山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中国
大学进行对接，建立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联合培养项目。

有人会很严肃地问我，如何看待
外国挖到我们最优秀的青年人才？我
从来不认同这个观点，联合培养，或
者宽泛说送优秀的人才到国外来，其
实是一个双赢的互动。

我们在德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智力、劳动力，做课题做研究，德方
当然欢迎；同时我们也会回到中国，
或者通过项目合作将科研成果和最前
沿的理念带回到中国。潘建伟教授当
年就是在德国学习，后来学有所成回
国发展，在国内一步一步成为世界级
科学家。

中国在量子信息领域发展得好，
也正是因为国际化合作程度高。闭门
造车肯定不行。

欧洲时报：在您专注的领域，中德互动如何？
谈合作

丁飞教授：成为教授之前，最大
的理想就是成为教授。

当拿到教席那一刻，还真有一点
点“迷茫”的感觉。

首先还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努力

培养更年轻的学生，鼓励他们，拥有
什么梦想，就努力去追求。我觉得，
成为教授后，更有资源和能力去追求
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自己的
研究，让别人觉得你的研究很重要，

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有益，这就会让
我很满足。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十年后
你再问我还有什么更大的理想，我或
许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欧洲时报：您这么年轻便成为终身教授，还有什么更大的理想？
谈理想

记者问，有没有想过拿诺贝尔物
理学奖的那一天？丁飞教授显得很淡
定，“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荣誉。”

今年 9 月份，他的学术重心将从德累
斯顿正式转移到汉诺威大学。而从 4
月中旬开始，他会在汉诺威大学为研

究生开设一门涉猎面比较广、属于介
绍性质的课，课程名字叫作《纳米物
理导论》。

结束语


